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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围绕数字城乡融合发展这一前沿议题，立足唯物史观的辩证视角分析其逻辑基础，并考察中国特色的实践进程，旨在提出数字赋能城乡发展的新思路。研究认为，数字城乡融合发展表现为统筹新型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是辩证逻辑、演化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统一。当前实践主要聚焦于基础设施协同，产业融合互促，公共服务普惠和治理手段升级等，要加快以人民为中心的城乡数字化转型，通过打造特色模式、转换增长动力、营造服务空间和提升居民福祉等，形成技术进步与人文智慧结合的解决方案，让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能够在数字赋能空间中彼此交融，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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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ogical basis, practical path and promo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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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rontier issue of digit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alyzes its logical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vestigates the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reality, aiming to put forward a new idea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a process of coordin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mart city and digital countryside, and is the unity of dialectical logic, evolutionary logic and value logic. Current practice is mainly focused on infrastructure together, mutually promote industry amalgamation, pratt & Whitney of public service and governance means to upgrade, etc., to speed up to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 the building characteristic model, transform, momentum, build service space and enhance residents' well-be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human wisdom in combination of solutions, New smart cities and digital villages can blen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digital enabling space, presenting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at serve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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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空间表达，人类发展史上若干次重大科技变革无不深刻影响着城乡关系，以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改变了城乡居民的生产和交往方式，而且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城乡运行、治理和服务方式，城乡形态、结构和发展动力悄然变化，城乡融合发展迎来新契机。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1)首次提出“推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深化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和“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等。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赋能手段，有助于破解城乡融合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在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基础上，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提出，围绕整合与利用数据资源，提升城市和乡村发展质量，塑造城乡融合发展新形态等方面，做出安排并指明方向。
正确理解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意义，是落实规划任务的前提。这要求在把握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内涵基础上，以城乡发展作为整体系统对数字赋能的缘由、方式和目标等进行全面剖析。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城乡观为指导，吸纳数字赋能领域相关研究成果，首次提出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逻辑，并在中国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实践中进行检验。这一创新尝试为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学理性基础，不局限于此，本文还提出推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将数字赋能有机融入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发展道路中，使研究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基础
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提出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城乡发展中的具体应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基于整体性数字赋能来驱动城乡融合，将城乡发展红利惠及全民的过程，该过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是辩证逻辑、演化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统一。
1.1 辩证逻辑：手段与目的相结合
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可视作数字赋能手段与城乡发展目标的结合。其中，目的决定手段，为破解城乡融合发展的制约，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变革引领城乡形态变化，重塑城乡格局；手段服从于目的，数字赋能作为信息时代下实现城乡融合的基本手段，最终嵌入城乡融合目标之中。
从技术手段看，近十年来人类技术创新空前活跃，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丰富了物理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互动方式。数字赋能一词用于形容以数据要素为基础，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实现组织效率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目标的过程[1-3]，该过程反映在企业运营、产业转型、城市创新、农业发展等诸多领域[4-7]。在信息技术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中，数字赋能的表达和实现方式不断进化，特别在城乡发展中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智慧城市[8-9]、数字乡村等城乡建设理念应运而生。借助数字赋能来处理工农和城乡发展问题，改善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为加速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转换，奠定了实现基础。
从城乡发展目标看，历史唯物主义城乡观认为城乡发展经历“同一——对立——融合”的过程[10]。其中，城乡分离意味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历史性分工，伴随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除，城市文明加快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改造，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因此，不断寻求生产力进步，改善不平等的城乡关系，实现人人平等和全面发展，是城乡发展的根本取向。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引领生产力的主导力量，伴随数字红利在城乡间逐步普及和共享，城乡发展被赋予更多数字化特征，城市文明与数字文明结合更加紧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数字技术变革中城乡发展的动力、形态、格局等出现的诸多变化，均是为统筹城乡寻找更优路径的表现，落脚于实现城乡融合这一最终目标。
1.2 演化逻辑：从数字赋能到智慧驱动
在技术更迭中探索各个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是践行数字赋能理念的实现方式。数字赋能与城乡发展的前沿议题相兼容，是为促成城乡间更好地沟通和协作，体现了人类对于城乡发展趋势的捕捉。结合城乡发展形态，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是数字赋能中国特色城乡发展的具体场景呈现，统筹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则成为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总抓手。
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内涵是不断丰富和动态变化的，一方面，智慧城市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改变城市中不同参与者（个人或组织）的行为方式，增强自身系统对于资源的调动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响应能力[11-12]。智慧城市可从智慧技术、智慧治理、智慧决策、智慧人等[13]等维度来理解，也可视作智慧旅游、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共同的载体[14-16]。另一方面，根据《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是数字技术应用普及下，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过程的产物，涉及乡村数字经济[17]、数字服务[18]、数字治理等诸多内容。
数字赋能要求改善生产关系并适应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更好的满足人民需求，这为智慧驱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合理性基础。智慧驱动可视作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借助算法、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等，将人的思维理念植入作用对象（个体、组织或系统等），使被作用方具备人一样“思考”并解决问题、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从而更高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智慧驱动下，城市和乡村具备类似“生命体”的行动与反应能力，并强调感知、调控、决策、治理等运作过程的便捷性[19-20]、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等[21]。智慧驱动过程将引致城乡和区域形态上的重构与革命性变化，即从工业文明时代的“物理空间”形态向数字文明时代的“智慧空间”形态转型。
从数字赋能的进化趋势看，智慧驱动是信息技术变革进入高等阶段的产物，是让城乡以更加智慧的方式来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环境，逐步优化数字赋能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助推城乡由对立向融合的转变。伴随现代信息技术的智能化升级，智慧化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到城乡发展的诸多方面，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智慧治理等不断涌现。让城市和乡村更具智慧，成为应对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社区治理手段落后、村庄凋敝和衰败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思路。各国围绕一系列智慧主题推进城乡建设，如中国相继开展智慧城市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英国、日本提出智慧社区理念，欧盟开展智慧乡村行动，强调通过技术应用实现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和去依附性，即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和知识利用来建立新的网络与合作方式，激励村民主动寻求解决方案，使村庄能够独立“思考”[22-23]。
1.3 价值逻辑：技术与人文交互
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强调数字技术的应用普及，抑或对城乡某种发展形态及转型方式的追求。它是在体现技术变迁推动城乡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基础上，将包容与普惠嵌入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逻辑包括以下两个维度。
一是基于技术本体和属性的技术向善维度。人类在不断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中通过自身努力进入生态文明，这个过程建立在对现代技术进行高级层次约束基础上[24]。虽然新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力量能够化解生产关系内在矛盾[25]，必须坚持技术为人的发展而服务，警惕和避免人类被“技术理性”所支配[26]。数字城乡融合发展中技术向善的意义，并不在于界定技术本身的属性，而在于结合中国独特的社会场景，保持对社会行为与技术演进趋势的预见性，优化技术的可知性、可控性与服务功能，克服技术异化等对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消极作用[27-28]，更高效地实现城乡居民的供需匹配，增进城乡转型中的居民获得感和满足感。
二是基于城乡关系和个体发展的包容普惠维度。数字城乡融合发展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更是全民共同富裕和个体全面发展意义上的高维表达。理解数字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以满足全体居民的需求为最终目标，建立保护个体权益、改善社会生活、增进居民福祉的系统思维，把握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趋向。这要求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赋能中，提升个体对于技术利用的主观效能和自主意向，缩小个体间信息技术接入、使用和感知等方面的差距，避免数字鸿沟和信息孤立，实现全民共享信息技术红利的格局，因而更具包容普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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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基础
1.4 启示
数字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下城乡发展的新理念，既是面向城乡发展深化对于数字技术变革和作用的认识，并通过认识来进一步指导城乡建设具体实践的过程，也体现了统筹新型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运动规律。
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逻辑包括辩证逻辑、演化逻辑和价值逻辑，在创新、普惠、包容、可持续的城乡发展观指导下，成为数字时代下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实践进路。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城乡形态的出现，背后反映的是人的智慧，是人民改造城乡关系主体地位的体现，映射出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思想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创新[29]。
走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必须善于运用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改善和重构生产关系来塑造“技术—城乡”良性互动的智慧空间，以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引领的前沿生产力发展需求，解决城乡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矛盾，推动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不断满足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2 中国特色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
2020年全世界城镇化率为56%，中等收入国家城镇化率为53%2)，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大量人口尚未完全享受城镇化成果。2020年中国常住城镇人口比重达到63.89%3)，根据联合国4)的预计，未来30年间中国城镇化率还有15%以上的增长潜力。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不由单一国家所主导，而是以迅速、普适的姿态在全球扩散开来，从根本上变革城乡的运行和管理方式。伴随信息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图2），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开始参与分配6)，数字经济、智能经济[30]等经济形态相继涌现，数字赋能理念不断融入经济、社会、治理、生态等各个领域，技术进步与城乡发展的现实需求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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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镇化率与互联网普及率的增长5)
注：1）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1 推进载体：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
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带来数字赋能方案，智慧城市、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开展，诠释出有中国特色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载体，也从实践层面呼应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具备的基础条件。相对而言，中国乡村还处于数字化转型初期，而智慧城市建设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兴起于2010年前后，随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被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根据国家标准，智慧城市被定义为“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有效整合各类城市管理系统，实现城市各系统间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城市管理和服务智慧化，提升城市运行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城市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创新型城市”7)。2012年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创建三批2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2015年新型智慧城市的理念被提出，旨在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技术标准、应用模式等进行升级。历经十年左右发展，中国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已有逾700个城市正在规划和建设智慧城市。
继智慧城市后，中国乡村的数字化、智慧化转型之路也已经开启，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高度关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随后，《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等专项政策也先后发布，多地针对数字乡村建设出台规划或指导意见等,自上而下数字乡村的顶层设计已经初步构建。在各级政策有力推动下，117个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和山东、广东、江苏、河北、安徽等地的省级试点先后启动，围绕数字乡村开展的智慧农业、数智治理、智慧公共服务等多维探索正在推进。
2.2 典型实践：逻辑基础嵌入应用场景
中国城市发展已从智慧城市起步期向新型智慧城市成长期过渡，智慧社区、智慧物业等试点建设工作在部分地区开展，成为丰富城市功能的重要单元。面向技术前沿，推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将有效回应经济、社会、生态、治理等诸多方面问题，成为推进城乡融合的前瞻性战略措施。现阶段中国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涉及基础设施协同，产业融合互促，公共服务普惠和治理手段升级等方面（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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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实践
首先，信息通达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的基础，通讯基础设施的全面布局，有力保障城乡网络覆盖和信息互联。中国5G网络建设速度和规模位居全球第一，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8％，实现了全球领先的农村网络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江苏、浙江等省（区、市）已布局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基建，贵州、山东、浙江等地相继建成省级云服务平台，旨在消除数据壁垒，加快数据资源采集和大数据应用，为城乡发展提供多层次、立体化、广覆盖的信息技术支撑。
其次，智能技术助力传统产业升级和催生新业态。当前产业数字化规模逐年增加（图4），智能制造蓬勃发展，全国“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超过1 100个，机器视觉、远程操控、智能物流、无人巡检等技术已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8）。在农业领域，现代信息技术驱动农业智能革命，催生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要素的智慧农业。棉花、小麦、稻谷三个作物的生产信息化水平达40.2%、35.3%和33.9%，家禽和生猪养殖的信息化水平均超过30%9）。随着智能技术逐步成熟，产业的智慧化应用将覆盖更广泛的行业和领域，加快三产融合，催生“智慧+”产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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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历年产业数字化发展情况
注：1）数据来源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第三，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突出信息普惠与共享。融入大数据、机器视觉、AI云服务和计算能力的城市大脑，在整体层面对城市运行状态全局分析，能够对城乡居民的交通出行、教育医疗、文化卫生、公共安全等各种需求作出智能识别和精准响应，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如地方政府与大型互联网企业共同探索公共服务数字化的有效手段，腾讯“WeCity 未来城市”，阿里巴巴“ET城市大脑”，华为“1+1+N马斯洛模型”等项目，已经在杭州、苏州、长沙等开始运营。
第四，大数据技术和平台应用推广，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31个省级政府已构建覆盖省、市、县三级以上的政务服务平台，其中21个地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覆盖。在线手段助力政府服务体系下沉，政务服务“村村通”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服务在线查询和网上办理加快普及。2020年全国应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行政村“三务”综合公开水平为72.1%10）。“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最多跑一次”等模式在基层逐步推广，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方式更趋人本化、便捷化和智能化。
中国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进程与上文提出的逻辑基础形成呼应（表1）。

表1  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及逻辑理路
	数字赋能特点
	应用场景
	实现目的
	逻辑理路

	连通、高效
	全面布局新型基础设施
	城乡基础设施覆盖和互联互通
	技术变迁
↓
赋能城乡
↓
智慧理念
↓
多元场景
↓
人的发展

	融合、创新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园
	以产业互促实现城乡互补
	

	舒适、普惠
	开发城市大脑拓展虚实交互场景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安全、便捷、参与性
	推进数字化治理手段，完善治理方式
	城乡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
	


2.3 面临挑战
一是各地城镇化与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进程不协调。在城乡融合进程加快的关键历史时期，信息技术对于城乡要素配置的作用已显现，但信息化总体上滞后于城镇化，各地在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整合方面的工作待深入。
二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推广成本较高，部分市场主体和人群等尚不具备获取所需技术的条件和能力。虽然当前城乡居民对各类生产生活服务的及时性、便捷性要求不断提升，但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形式的公共服务供给仍处于逐步探索和需求适应期。
三是各部门、行业间存在数据壁垒，制约数据开放和共享进程，使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难以充分发挥。同时数据安全风险日益显现，政府、企业和个人等不同层面的数据权属、责任和安全问题还有待解决，在数据平台和数据服务的核心安全技术与机制标准方面仍需加强研究。
四是城乡居民对于现代信息技术接入、使用、感知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新的多维不平等现象。相对于上网人数的显著增加，近年来城乡数字鸿沟降低的幅度不大（图5），制约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不利于个体多元化需求的实现，需要在智慧理念普及中兼顾城乡发展的公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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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互联网上网人数与城乡数字鸿沟变化趋势
注：1）图中城乡数字鸿沟指数由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城乡居民计算机拥有量、城乡居民移动电话拥有量、城乡居民彩色电视机拥有量等四个城乡相对差距指数按等权重合成。由于到固定电话的使用逐步减少，未将固定电话拥有量计算入内。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
3 走中国特色数字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思路与对策
呼应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战略需求，加快以人民为中心的城乡数字化转型过程。基于多元、高效、融合、绿色、创新的技术应用理念，发挥数字化在服务政府决策、优化资源配置、转变增长方式、改善公共服务、增进社会福祉中的普惠效应。将智慧产业、智慧服务、智慧治理等与人民需求精准匹配，让城市和乡村成为能够有效“识别”居民需求的智慧系统，达成技术进步与人文智慧的交融，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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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推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路
预计到2035年城乡新型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城乡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和共享水平不断提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产业形态与模式不断丰富，城乡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全面提高，城乡数字鸿沟基本消除，城乡运行中的智慧驱动效果更加凸显，以智慧设施、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服务、智慧治理等为架构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为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3.1 发展思路
3.1.1 创新数字赋能模式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引领技术前沿，现代高科技间交融、复合与集成的智慧特征开始显现。推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要遵循城镇化所处的阶段，根据各地信息化基础以及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实际需求，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来推进。宜将试点推进与自主探索结合，引导企业、社会、公益机构等多方合作和共同参与，充分发挥智慧技术在增强城市承载力，提高乡村内生发展动能中的作用，积极创新和探索不同发展模式。
3.1.2 重塑城乡增长动力
产业是城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实现城乡融合必须培育产业自生能力。根据产业成熟度，适时推进产业数字化向智慧化过渡。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与现代产业的深度融合，发挥数据要素在城乡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通过对城乡间分散的、无序的生产经营资源进行有效的采集、识别与分析，加快城乡间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的流动与整合，激活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动能，释放新兴产业对城乡融合的倍增作用。
3.1.3 践行普惠包容理念
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最突出表现，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融入公共服务供给，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效和便及性[31]。要进一步发挥前沿技术的普惠效应与溢出效应，在汇聚城乡基础数据和共享数据资源基础上，将公众参与和社会行为纳入到匹配技术应用与居民需求的高维智能空间中，让城乡居民享受更为全面、优质、高效、多样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使智慧理念更好地融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过程中。
3.1.4 持续增进全民福祉
加快城乡融合，要求打破数字鸿沟，实现知识与现代技术的人人可连接、可使用、可获知，在满足个体多元化需求中发挥社会价值。要兼顾城乡发展的公平和效率，特别关注农村居民和老龄人口、相对贫困人口等特殊群体，让智慧技术的普及嵌入到个体价值实现中，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取所需的技术工具和能力。在智慧理念下推进包容性发展，能够让全民分享城智慧化的发展成果，提高城乡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3.2 对策建议
一是做好城乡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战略安排。有条件地区通过政企联动和试点先行，发挥新型智慧城市在城乡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制定人才、用地、资金、科技等方面的配套扶持政策，规范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建设标准、考核体系等，开展以技术适用性为导向的城乡建设绩效评价与长期跟踪。
二是全面夯实新基建。加强城乡5G、大数据中心、物联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及县域要提前部署。探索和优化基于“智慧交通”“智慧水利”、“智慧电网”、“智慧物流”等实现基础设施升级的实施方案，实现全域引导、指挥控制、调度管理和应急处理的智慧化。
三是强化数据安全治理。以各类大数据平台和应用系统的数据安全管理为重点，推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之间的协作。出台相关制度与法规，根据不同数据类型的属性和安全防护要求，明确利益攸关方权责。有序放开数据权限，优先推动对非涉密公共数据的公开和共享，加快数字资源深度整合。
四是大力发展新型智慧经济。建设一批以数据驱动为支撑的园区和示范区，促进城乡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制造等产业配套和集聚，推动“智慧金融”“智慧旅游”“智慧养老”“智慧商贸”等新兴产业落地，构建以功能化、智慧化、绿色化为特点的现代智慧产业集群。
五是营造数字公共服务空间。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合力，整合城乡公共服务大数据基础资源，根据现实需求打造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提升居民对于各类服务事项的主动参与、自主决策和动态管理能力。
六是培育专业人才队伍。引导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在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管理等学科设置相关研究方向，推动技能培训向参与式互动式转变，采取定向委培、企业培训基地、高校实训基地等专业培训等方式，深化校企合作、政企合作，培养面向市场需求的数字化、智能化实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等。
注释：
1）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
2）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3）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2021年5月11日。

4）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2018: Highlights, New York, 2019.
5）2019年城乡互联网普及率为截止到2019年6月，其余年份为截止到当年12月。
6）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7）见《智慧城市 术语》（GB/T 37043-2018）
8）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
9）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等：《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2021年12月。
1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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